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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清华大学物理系迎来建系
一百周年。百年来，物理系为国家培养
了一大批杰出人才，据统计，共有93位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在物
理系学习或工作过。值此百年之际，物
理系拜访了部分资深院士校友，倾听他
们与清华的故事。他们当中包括：粒子
物理、理论物理学家何祚庥，1951年毕
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80年当选为中
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固体地球
物理及物理勘探技术专家赵文津，1952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2001年当选
为中国工程院院士；通信技术与管理专
家朱高峰，1951－1952年在清华大学物理
系学习，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1994－2002年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以下
为三位学长的口述。

何祚庥：“高观点”与清华情

我是1947年从上海交通大学化学系转

入清华大学物理系的，1951年毕业。清华

物理系的学习时光，不仅奠定了我的学术

基础，更塑造了我一生的科学追求与清华

情结。我之所以选择转学清华物理系，

最直接的原因就是1945年广岛、长崎的两

颗原子弹。那时我在上海交大化学系，原

本以为学好化学、提升汽油质量就能为航

空救国作贡献。但原子弹的威力让我意识

到，物理学是关乎国家前途命运的关键。

我深感自己“选错了专业”，必须转向

清华岁月  受益终生
○何祚庥（1951 届物理）  赵文津（1952 届物理）  朱高峰（1951—1952，物理）

物理！

同时，还有一个小小的心愿在驱使着

我。儿时读《小朋友》，崇拜发明家爱迪

生；长大后，知道了爱因斯坦和他的相对

论。当时盛传“全世界只有12个半人真正

懂得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这“半个”就

是清华的周培源先生！为了强国梦，也为

了能接触到爱因斯坦相对论这样的前沿学

问，我毅然在1947年转入了清华物理系。

清华物理系的老师们深刻地影响了

我。对我一生影响最大、最直接的是钱三

强先生。1948年他回国不久，在清华做关

于 “三分裂”“四分裂”发现的报告，

我慕名去听，大受震撼。会后我追到办公

室找他，说到我1947年转学来清华念物理

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广岛、长崎发生了原子

弹爆炸，因此想来钻研物理学。这正合他

2024年11月，物理系师生看望何祚庥院士（左1）、

庆承瑞学长（左 3）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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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推动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宏愿，于是他

记住了我。北平解放前夕，为防止流弹误

伤，师生们挤在科学馆打地铺。钱先生也

和我们学生睡在一起。炮声隆隆之夜，大

家睡不着觉，讨论解放后的去向，一些激

进同学说要弃学革命。钱先生语重心长地

说：“我看解放后要建设，建设就一定会

发展原子能、制造原子弹！把你们这些物

理系的学生统统给我都不够用呢！还是好

好念书，等中国发展原子弹吧！”如今想

来，钱先生是很有远见的。

叶企孙先生前后教了我们三年：电磁

学、光学，后来又开物性论。他讲课非常

细致，极其严谨，把实验的来龙去脉讲得

特别清楚。有一次在课堂上介绍滤波器，

讲到通信技术中的噪声问题，他评论说，

谁能够彻底解决通信技术中的噪声问题，

那一定能获得诺贝尔奖！未想到的是，这

一重大问题竟然在现在发展的数字通信技

术里获得了解决！这些预言性的见解，让

我们感受到前辈们的前瞻性眼光。他强调

科学眼界要高，这成为清华物理系宝贵的

精神财富。

周培源先生给我们上理论力学第一

课，就把我们震住了。当时我想，从初

中、高中到大学，牛顿力学都念过三遍

了，这还能讲出什么新东西呢？没想到周

先生问我们，为什么牛顿力学要表述为三

大定律，概括为两大定律可不可以呢？这

是我以前从没有思考过的问题。周先生讲

完后总结说：“牛顿力学并不是孤立的没

有内在联系的三大定律，一切物理理论都

有它的内在逻辑。”这堂课让我豁然开

朗：学物理不能只满足于解题，更要深究

其理论根基和概念框架。周先生把我从工

程思维一下子提升到了理论物理的思考层

面。后来在特殊年代，周先生严谨治学、

慎重处世的态度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学理论物理，王竹溪先生的热力学课

对我影响极大。他讲热力学基本课程，站

得非常高，把热力学概括为“三个行不

通”的基本定律：（1）第一类永动机是

不存在的；（2）第二类永动机是不存在

的；（3）绝对零度是不可能达到的。如

此高度凝练的概括方式，在当时很多同学

觉得难懂，甚至有点“公式化”。但回过

头看，这正是做研究需要的“高观点”。 
当时他讲课用的是自己整理的笔记，条

理清晰。当时理论物理书籍奇缺，借阅

王先生的笔记成了我们学习近代物理的

“捷径”。 
在清华求学的岁月，学习环境并不平

静。当时的教学大纲、教材也不完善，但

老师们以他们极高的科学眼界和对学生的

深厚关怀，为我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

觉得在清华学到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诸位

先生反复强调的：学习现代物理学，要站

在一个高的观点来看待。不能只满足于解

题和套用公式，要理解理论的结构、概念

的内涵，要看到学科发展的前沿和方向。

这种“高观点”的思维方式，是清华物理

教育留给我最宝贵的财富。

赵文津：草坪观星，名师引路

我是1949年进入清华物理系的。那时

候，新中国刚成立，百废待兴。我们很幸

运地遇到了顶尖的老师们：周培源先生教

理论力学，学问深广；钱三强先生亲授普

通物理和原子物理，带我们探索物理世

界；彭桓武先生讲量子力学和数学物理方

程，深奥却引人钻研；余瑞璜先生的物理

光学课条理清晰，让人豁然开朗。还有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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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孙（几何光学）、王竹溪（热力学和统

计物理）、华罗庚（数论）等先生，都是

大家。我对课堂上这些内容很感兴趣，但

并不能完全明白和吃透，这使我深深地感

受到物理的博大精深，更加激发了我学习

的激情和探索的勇气。

我还加入了业余天文学会，和叶铭

汉、孙良方等高班同学一起，在晴朗的

夜晚，把学校提供的六英寸天文望远镜架

在大礼堂前的草坪上，仰望星空，辨认星

座，讨论宇宙奥秘。叶铭汉同学还赠给我

一本《恒星图表》。天文观测活动使我将

眼光投向更宏观的宇宙，开阔了眼界和思

维，那份纯粹求知的快乐，至今想起仍觉

温暖。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我们班

的同学爱国热情高涨，人人报名参加志愿

军和军干校，一心想要投笔从戎。虽然后

来未能成行，但这股“科学报国”与“随

时准备为国牺牲”交织的情感，深刻地烙

印在我们这代人的心里。

1952年毕业前夕，我光荣地加入中国

共产党。那时，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刚开

始，苏联援建的156项重大工程项

目对能源、矿产资源有着巨大需

求。我们响应政府号召，于1952
年8月提前毕业，并被分配到地质

部门，加入了野外找矿的队伍。

我们学物理的，和找矿似乎不沾

边。我们满脑子想的都是原子物

理、相对论、量子力学，从没想

过去研究地球。但国家的需要就

是方向，理学院党支部及系里的

党员、干部都带头响应号召。当

时想得很实在：你要造原子弹，

没有铀矿怎么行？再宏伟的计

划，没有物质基础都是空谈。就这样，我

带着清华物理系给予的理想和思维工具，

一脚踏入了地质的大门，这一干就是一辈

子，74年，从地下到空间。

我经历了抗日战争、国民党统治和新

中国等几个时期，深知国家命运与个人命

运休戚相关。在清华，我理解了爱国的真

谛。没什么特殊的，祖国就是我们生于斯

长于斯的家园。没有国，哪有家？没有

家，人如浮萍。爱国是最基本的，搞科学

研究也应该关注国家大事，叶企孙、钱三

强、李四光先生等前辈，都用行动诠释了

学问当服务于这片土地和人民的道理。

回顾从前，我深感清华物理系赋予我

的核心财富是“格物致知”——凡事要问

“为什么”，要透过现象看本质，用物理

的“钥匙”解地质的“锁”。搞地质勘

探，很多人认为地质是经验学科，靠观察

归纳。但我始终认为，地球的演化、矿产

的形成，深层次的内容都是物理化学过

程，需要用物理的思维和手段去探究。就

像李四光部长强调的，研究地球必须用辩

证的思维，看到它的运动变化，不能搞形

2025 年 3 月，物理系师生聆听赵文津院士（右 2）

忆清华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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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上学、固定论那一套。这方面，李四光

先生为我们做出了榜样，他突破外国的各

种地质理论框架，强调和发展了地质力学

的理论和方法，承认地壳的水平运动，探

讨了地壳运动力的来源；从地质应力和区

域应力场的角度研究地块间的相互运动；

并从物理化学作用的角度研究成矿作用和

油气的运移和成藏问题。

身处好时代，也需要定力。做学问，

尤其是研究物理，要能静心，有“板凳要

坐十年冷”的毅力。珍惜时光，锤炼“透

过现象看本质”的物理思维。探索未知、

解决实际问题，为国家、人类作贡献。爱

国爱家，是立身之本。清华物理人要有顶

天的志向、立地的踏实。我庆幸在清华学

会了用辩证思维认识世界，用家国情怀践

行所学。希望新一代清华学子继承发扬宝

贵的老传统：严谨治学、追求真理的“做

真学问”精神，“格物致知”的思维方

法，以及心系家国的赤子情怀。

朱高峰：从“翻墙”少年到工程巨擘

我是1951年入学的。当时华东区招

生，高考志愿可以填八个，

我只填了两个：清华物理系

和清华数学系。最终如愿考

入物理系，从上海来到北

京。初入清华，迎接我们的

是浓厚的学术氛围和令人印

象深刻的师长，校务委员会

主任是叶企孙先生，教务长

是周培源先生，我们物理系的

系主任是王竹溪先生，教普通

物理的是刘绍唐先生。

我对清华的体育传统印

象十分深刻。体育课是马约

翰先生给我们上的，他教我们的第一件事

就是洗冷水澡。马约翰先生要大家用冷水

洗脸、洗澡，以适应北方的气候，防止

感冒。这个习惯我一直保持到现在，早上

洗脸还是用冷水，冷水澡是不敢洗了。更

有意思的是，第一堂正式的体育课，马先

生教我们“翻墙”。他说，万一晚上出去

玩回来，校门关了，得知道怎么进来。这

就是清华的生活，既紧张严肃，又生动活

泼。

能考进物理系的同学都是拔尖的，然

而，严格的训练很快让我们感受到挑战。

当时有位助教非常负责，但可能有点过分

了。每次实验前要写预报告，他批改得很

严，写了很多评语；实验后的正式报告，

他又会指出各种问题，有些话还带着挖

苦。这种严苛导致一个月后同学们的测验

成绩差距很大，甚至有同学因此想转系。

这事后来惊动了系主任王竹溪先生。王先

生专门来给我们开会，做思想工作，也批

评了那位助教，指出助教是帮大家的，指

出问题可以，但不要讽刺挖苦同学，之后

大家情绪才稳定下来。这件事让我深刻感

2025 年 4 月，朱高峰院士（左 2）与物理系师生畅谈清华

求学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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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金 22 班同学的缘分
○邓海金（1970 届冶金）

一、楔子

我1964年9月考入清华大学冶金系金

属材料专业（金0班），1969年10月末从

北京出发前往四川清华大学绵阳分校参加

分校建设，并于1970年3月初毕业留校。

1972年2月初我被调回北京本校，重返清

华园，成为机械工程系金属材料教研组的

一名“新工人”。

当年机械工程系自1970年起，共招收

了金0、金2、金3、金4、金5和金6共6个
年级的学生。我与这6个年级的学生均有

交集。其中与金0班同学先是在一起参加

金属材料实验室“东跨”的建设，后又与

他们参与了在陈南平、刘英杰老师指导下

的 “空气焊焊丝”和“国产手表表盘Cu
合金”的研制工作。我与金2、金3和金

4三个年级的同学则是在自1973年实行的

“开门办学”中相识相知、共同成长，特

别是与金2年级金22班的北京特殊钢厂实

践小分队11名同学“同吃同住同劳动”近

一年半之久。

2022年是1972年入校的金22班入学50
周年，同学们因疫情无法到校庆祝，为此

发起了云聚会，并邀请我参加。这也使我

回忆起48年前与他们在北京特殊钢厂一起

“开门办学”的难忘点滴。写作此文则是

补充一些我与金22班同学的缘分以及难忘

的回忆。

受到物理系治学的严谨，也体会到系里老

师对学生发自内心的关心。

我当年的同们有钱绍钧、邝宇平、管

惟炎、王义遒、戴道生等，那时一个宿舍

几个人，条件虽然比不上现在，但大家学

习氛围很好，同学们都相处得很融洽。

1952年前后，国家号召选派留学生赴

苏联学习。当时清华报名参加留苏考试的

有差不多一百人。我们物理系报了7个，

考取了6个。我和同学钱绍钧、管惟炎都

在其中。我们被送到俄语专修学校学习，

编在一个“清华班”。这次留学经历成为

我人生的重要转折点。国家建设需要多

方面人才，我们几个人后来转学了不同专

业。我转去学通信，到了苏联列宁格勒电

信工程学院。从学物理转向学通信，个人

学习时间因此延长了，但国家需要就是我

们的选择。1958年，我毕业归国。后来有

人问过我为何没有留在国外，我们那一代

从未想过不回国。

清华有那么多好老师，他们的学识和

风范深深影响了我。物理是自然科学的基

础，物理研究的好坏决定了我们整个科学

的水平。清华物理系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栋

梁之材，国际排名也非常靠前，这是几代

人奋斗的结果。学习物理，兴趣是最好的

老师，但要研究深、走得远并有所成就，

就必须要有努力的加持。成功离不开天

赋、机遇和努力三个要素，前两个不是个

人能决定的，唯有努力可以自己把握。希

望清华物理系继续弘扬优良传统，为国家

的基础科学和前沿探索作出更大贡献。


